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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个大时代，我们是祖国改革开

放、繁荣富强这一历程的亲历者、见证

者、奉献者和受益者。改革大潮奔波汹

涌，毕业时大家意气风发，从80年代的理

想主义起步，在90年代春天的故事里崛

起，于新的世纪里见证改革硕果。大家在

各行各业努力拼搏、辛勤付出、奋发有

为，为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为母校

增添了无上荣光，也书写了自己充实和丰

富的前半生。

四十年的风雨兼程，我们1978级校友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家庭中，都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今天，望着一张张历经风雨却又

灿烂如昨的面容，曾经度过的那一段段充

满青春和朝气的日子再次在脑海中放映。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学习、实验，更是

一起成长，一起追梦。岁月的篇章浓墨

重彩地写下了四十载长卷，我们走过了不

同的道路，经历了各自的人生，但是，那

些美好的记忆，却一直深深烙在我们的心

中，永远不会被时间所抹去。

四十年后归来，同学们或稳健或慈

祥，或辉煌或平凡，无论定居海外，还

是坚守故土，不变的依然是清华人行健不

息的少年心。岁月如梭，时光流逝，有的

同学还在一线岗位坚守，有的同学已退休

开启新的旅程。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慢慢淡

了，但同学情谊如美酒，时间越长越甘醇。

最后，预祝大家在毕业40周年的活动

中，重温大学时代的美好，分享事业和生

活的感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以校

友为网相互扶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春

风化雨乐未央，健康工作至少50年。

天气入了秋，不知不觉中，又踱步到

了水木清华。几个大一的新生，踩着小

径，寻找着田田的叶子、渺茫的歌声，找

到了汉白玉的朱先生，仿佛28年前的我

们。荷塘的月色，月色的荷塘，是他们，

也是我们自少年时就种在心里的一粒种

子。“老师，这里就是荷塘吗？”“不

是，‘荒岛’才是。”“荒岛？！”“我

带你们去。”

“刚才那边是清华园，这里就是近春

园了。这才是当年的荷塘月色。”新生们

簇拥着去寻幽访古。我闲散地坐在椅子

上。昨夜的一场雨，打折了几根残茎，丰

盈的荷叶上也攀上了一些黄色，一支莲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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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培（1993 级精仪）

饱满地挺立出来，有点孤傲。夕阳的余晖

中，月亮清清淡淡，风也让人安静，一股

清香袭来，天上流云飘荡。

冬季的荷塘给我这个南方人的深刻记

忆是摔跤。第一次在冰封的塘面上滑冰

课，刚开始还很兴奋的我摔了个七荤八

素。老师实在看不下去，让我坐一边休

息。看着肆意穿梭的身影，听着此起彼伏

的倒地声，摸着酸痛难耐的脚踝，我霸蛮

的脾气上来了，咬咬牙晃晃悠悠站起来。

刚走两步，又要倒，一只手抓住了我，原

来是睡在上铺的兄弟。“篮球场上看你挺

灵活的呀。”“水土不服，不服不行。”

又尝试了几次，摔出心魔了，只好老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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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当看客。一直到今天，我基本跟冰雪项

目绝缘，当年的阴影经年成冰。老说要破

心障，也没破了。不惑多年知天命。有的

东西记入基因了，改不了就不改了。近年

来越来越喜欢看花样滑冰，有那么一种像

是自己在舞动的感觉。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青涩的声音唤醒了我。看样子是学生们的

诗友会。青春的背影，美好的诗歌，活力

的声音，融为一体，让人沉醉。去年春

天，也是一个雨后，我还是坐在这张椅子

上，当时写下了一首小诗：

荷塘柳绿，荒岛桃红。
荡漾的波光里，对面欢快的笑语，恍

然如昨。
小径折折，白云悠悠。
摇曳的春风中，耳旁轻柔的歌声，飘

然如梭。
写诗这个业余得很的业余爱好，遗传

自父亲。19岁上大学离开父母以后，当时

已经退休的父亲每年都会写点诗。可能是

小时候读私塾的缘故，父亲钟爱写旧体

诗，有时候寄给我，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写

给我看、念给我听。后来我也偶尔写一点

寄回去，平仄格律经常不对，父亲就会认

认真真批注、修改、寄回来。当时我也仅

仅当作我和父亲共同的业余爱好而已。去

年父亲90而逝，抚摸着父亲留下的册子

和那一行行斑驳的笔迹，我决定每年都写

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清华的学

生都是工科直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

解！进入清华你就会瞠目于这里的文化、

才艺之精彩。国学四大导师如雷贯耳，一

曲白首《少年》震撼心灵。作为男女生比

例严重失调且由来已久的精仪系过来人，

稀缺环境下才艺的重要性只有当事人才深

刻体会到、认识到。还记得1993年入学后

的第一个元旦，去西大饭厅听李健、缪杰

的演唱，台上一帮扭动的工科男，底下全

是隔壁学校尖叫的美女。后来从11号楼搬

到25号楼，一帮人经常拥到把着楼梯口

的420弹吉他，吸引着上楼来的女生的

目光。

6月是毕业的日子。有的出国，有的

考研，有的工作，基本上都定下来了。

1998年从3月份开始，我们一帮人组成了

一个叫“饭协”的组织。每次由一个人请

客，骑车去西门外的一家饭店，菜是次要

的，酒才重要。每次都喝得东倒西歪，涕

泪横流。回宿舍时路过“荒岛”，就会晃

悠过来，期待着“呕吐，呕吐，惊起一滩

鸥鹭”。夏夜的荷塘，月光如水，鸣蛙声

声，回荡着放肆的笑声。后来好多年，

“饭协”这个组织还一直存在着，只要回

北京就会凑人，有时候换几个人，有时候

换一个地方，酒喝得渐渐少了，话越来

越多，一半聊回忆，一半谈现实。

“老师，我们走了，谢谢您！”见识

了真实荷塘的新生们说说笑笑地回去了。

日头渐渐隐没在西山的身影里，月光倒是

渐渐清亮起来，秋风一天天见凉了，该回

去了。荷塘静悄悄的，我悄悄地起身。荷

塘四季，四季荷塘，它不打扰我，我也不

打扰它，这就是君子之交了吧。


